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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卓

近期，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之
西行》热播，剧中的游侠形象充满
了浪漫与传奇色彩，勾起人们的
无限遐思。那么在古代，游侠的真
实形象与精神风貌又是怎样的
呢？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这
一群体便已出现。《史记·游侠列
传》记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
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可见，秦以
前的游侠虽然存在，但他们的事
迹大多被湮没，影响力并未得到
充分展现，这也令《史记》作者司
马迁感到遗憾。

到了汉代，游侠的影响力愈
加显著。汉高祖刘邦早年便结交
众多游侠，并在争夺天下的过程
中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司马迁

在《史记》中对游侠有着详尽描
述，其中提到的著名游侠郭解不
仅武艺高强，更以“侠义”著称，
凡是贫弱之人皆可得到他的帮
助。《史记·游侠列传》记载：“今
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心诚，不
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司马迁既
肯定了游侠的义行和勇气，也批
评了他们某些“以武犯禁”的行
为。这也反映出以郭解为代表的
古代游侠人格的多面性和行事
的矛盾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
动荡，游侠群体的活动更加频繁
且广泛，游侠之风盛行。西晋左思
所著《吴都赋》记载了上层阶级的
仿侠风气：“任侠之靡，轻钞之客，
缔交翩翩，槟从弈弈。出镊珠履；
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筋举白。

翘关扛鼎，拼射壶博。都阳暴谑，
中洒而作。”这一时期，游侠风气
不仅影响上层社会，也深刻植根
于民间文化。晋末陶渊明在《咏荆
轲》中写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
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这几句诗表面描绘了荆轲的故
事，实际蕴含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重义轻身的游侠精神。

隋唐时期，游侠精神得到更
为广泛的认同。唐代诗人李白在

《侠客行》中描绘了一位游侠的形
象：“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首诗
不仅展现了游侠的行事果敢，也
反映了他们张扬洒脱、鄙薄钱财
的共性。唐代的游侠不仅活跃于
民间，还深受上层贵族的重视，如

“天策上将”李世民为巩固其势
力，便多次招揽游侠之士。

宋代以后，游侠文化在民间
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武侠小说
和戏曲的重要题材。《水浒传》
中的梁山好汉便是这一时期游
侠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行侠
仗义，除暴安良，成为底层百姓
心目中英雄与正义的化身。明
清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游侠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然
而游侠精神却在民间和文艺作

品中继续流传。
综观历史，游侠精神在不同

历史时期虽有所变迁，但其核
心——— 重义轻身和知恩重诺却未
曾改变。这种精神不仅丰富了中
华文化的内涵，更激励着后人勇
敢面对困难，追求公平与正义。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
武汉轻工大学在读研究生）

【短史记】

□张鑫

六月底，我们在教研室老师
的带领下，到山东济南、青州、莱
州、平度等地考察石刻艺术，其中
位于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天柱
山是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天
柱山上遍布汉魏以来的各种摩崖
石刻，其中尤以北魏郑文公碑最
为珍贵，这块碑刻是书法爱好者
常年临习的摩崖石刻范本，在中
国碑刻书法遗存中具有重要地
位。

乘车抵达天柱山脚下，高耸
峻峭的群山映入眼帘，位于正前
方的一座山头最为显眼。这座山
就是天柱山的主山，山石白中泛
黄，纹理清晰可见，远远望去就
像《芥子园画谱》山石法中用披
麻皴画成的远山。山上树木葱
茏，青翠的树木如山石的毛发，
给山体增添了诸多生机与神采。

半山腰的位置有座小亭，红色的
外观在白石绿树中很是显眼，同
行的老师告诉我，那就是郑文公
碑亭。

在山脚下有几处低矮的房
屋，这就是天柱山文管所所在的
位置。我们的向导——— 马龙腾老
师从院子里走出，热情地迎接我
们。马老师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身
着运动裤和灰色短袖，戴着一副
眼镜，两鬓已生出白发。他操着山
东口音较重的普通话，向我们介
绍文管所的日常工作。文管所并
不大，当天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在
值班。他说，文管所人员短缺，他
一个人身兼数职，同时肩负着讲
解、票务、安保、保洁和接待等多
项工作。办公室内摆放着天柱山
石刻的研究资料，墙上挂着书法
家、学者前来天柱山访碑的照片。
可见，天柱山石刻让无数书法爱
好者心驰神往。

天气炎热，马老师叮嘱我们
除了带上饮用水，要轻装简行，毕
竟有蜿蜒陡峭的山路等着我们。
稍作整顿，我们一行人在马老师
的带领下开始爬山。天柱山上的
台阶较为陡峭，我们没爬多久，便
已经气喘吁吁了。然而带队的马
老师却一身轻松，走着走着就领
先一大截，时不时要停下来等等
我们。

“马老师，您怎么爬得这么
快，也不见您喘，您不累吗？”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我都要
上山下山，有时候还要一天上好
几次山，所以早就习惯了。”

“您到这儿工作多长时间
了？”

“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上山
的次数也早已数不清了。”马老师
边说，边站在高处等我们继续上
山。

“您这份工作很辛苦啊，无论
什么天气都要巡山。”

“对，是挺辛苦的，不过习惯
了就还好。我刚开始调到这里的
时候，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还不
强，有人还会在山体上乱涂乱画。
为了防止有人晚上在山上涂写标
语，我们就披着军大衣整夜在山
上蹲守。有一年秋天，我感冒发
烧，全身酸痛，但想到还没有巡查
文物，始终不放心，便从床上爬起
来，走一会儿歇一会儿，慢慢地爬
山巡山。现在人们保护文物的意
识比起以前有所加强，破坏山体

的行为也少了很多。”
马老师一边带着我们爬山，

一边为我们讲解山上的各类摩崖
石刻，他对山上的石刻十分熟悉，
可以说是了然于胸。他不仅能细
致地说出每个碑刻的诞生年代、
碑文内容，还能说出不少精于此
碑的书法家以及对碑刻颇有研究
的一些学者。

他说，郑文公碑的影响早已
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前来访碑
的，不仅有国内美术院校的师生、
民间书法爱好者，还有很多外国
友人，其中尤以日本学者和艺术
家为多。有一次他带领一位日本
学者登山访碑，那位学者见到郑
文公碑时竟然虔诚地跪了下去，
他仔细地观摩着石刻上的每一个
文字，眼睛中透露出看到稀世珍
宝的爱怜。马老师说，那位日本学
者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坚守天柱山石
刻的意义。他有责任让这处宝藏
完好地保存下去：“尽管我做的都
是一些小事，但这些事情对于天
柱山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非常
重要，每当想到这点，我所有的辛
苦全都消失了，我感到自己身上
责任很重。”

马老师说，天柱山文物管理
所的房屋建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条件非常简陋。到了冬天，屋
内只生一个煤炉取暖，外面刮大
风，屋内刮小风，洗脸盆和水桶里
的水常常被冻成冰疙瘩，用水时
只能把冰块敲开放到水壶里，用
炉子烧开。最困难的时候，水管冻
了没办法喝水，十多天只能喝一
缸水，水缸结冰时他就用斧子凿
冰取水。他曾经在微信朋友圈调
侃：“山中值守，砸冰化水，忽然想
到了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和他的

《饮冰室合集》,也当一回饮冰室
主人。知足常乐，岂不妙哉？”配图
是水桶里一个大大的冰窟窿。逢
上雨雪天等恶劣天气，山中常常
从早到晚空无一人，那份独守空
山的孤寂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
想象的。

带我们看完了有台阶可抵达
的各处碑刻，马老师说：“还有一
处汉代的石刻，你们也得去看看，
这处石刻位置比较偏僻，你们小
心点，跟着我来。”有同伴已经累
得筋疲力尽，丧失了继续前行的
动力和欲望。剩下我们六七个人，
跟着马老师继续访碑。马老师站

在高处的石头上，朝着左下方一
指：“不远处的那块石头上，有汉
代的刻字。”我们望向那处碑刻，
马上怀疑是否能到达那里：只有
一处斜坡通向那块石碑，非常陡
峭，且附近没有树木等攀扶物。马
老师说：“看着危险，其实还行，你
们小心点，沿着我的路走，就能到
达。”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踩在
斜坡上，身子倾斜，双手撑地，总
算到达了石刻附近。果然，我们眼
前的石头上，刻有“中平三年，弟
子”六个隶书大字，其中，“子”字
已经残缺不可辨识。其用笔轻松
活泼，毫不拘束，笔势放纵，结体
宽博，类似于《石门颂》书风。看着
眼前的汉代碑刻，我突然有一种
穿越千年的感觉，斧锤敲凿的声
音也似乎在耳畔响起。我抚摸着
石头上的文字，粗糙冰凉的触感
从指尖传到心头，这是跨越千年
的文脉传承。

探访完山上的各处碑刻，天
色已接近黄昏，马老师又极力向
我们推荐附近的一处石窟，他说
石窟内有《姚保显造石塔记》，刻
于东魏武定六年。马老师开车为
我们引路，二十分钟左右车程后，
我们到达了这处石窟，石窟位于
公路旁，无保护措施。我们从洞口
钻进窟内，发现墙壁上有几十尊
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但是历经
沧桑，佛像的面目已不可辨识。作
为胶东地区罕见的早期佛教文化
遗存，这处石窟历经劫难之后显
得尤为珍贵。

探访完这处石窟后，天色已
晚，我们的访碑之旅已接近尾声。
我感到此行收获良多，遂主动加
了马老师微信。打开马老师朋友
圈，我发现其动态中有很多速写
作品，内容多是对天柱山风景、花
草的描绘。没想到马老师竟还有
绘画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暮色中，马老师在路边与我
们挥手作别。他的两鬓已经生出
了白发，但浑身依然焕发着活力，
每当谈到文物时，他更是表现出
对文物热爱的热情。他在平凡中
坚守，在坚守中不凡，始终不渝地
守护着这些历史瑰宝，这些华夏
瑰宝也因他的守护，而得以长久
留存，影响到更多热爱它的人。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
系美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黄
河口湿地画派研究会研究员）

漫谈古代游侠

︻
文
化
人
物
︼

马龙腾老师(左一)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祝帅老师(中)在天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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